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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 19世纪的法国文坛上，莫泊桑有“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

莫泊桑最擅长的题材是他亲身参加过的普法战争、长达十年的小职员

生涯和青少年时代在诺曼底故乡的生活，这三种环境为他的短篇小说

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题材。这些作品歌颂了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表现

了农村的习俗和世态，真实地反映了小职员的单调刻板的生活。它们

在艺术上各有特色、并不雷同，犹如宝石上的各个校面，共同折射出

灿烂的光芒。 

小说里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也没有刀光剑影的搏斗，然而它通

过妓女羊脂球被迫向敌人献身的遭遇，刻画了各具特色的人物，特别

是勾勒了有产者们为了私利而不顾民族尊严的丑恶嘴脸。羊脂球自尊

自强、不甘屈服，表现了爱国主义的凛然正气，结果却被那些伪善的

同胞推入火坑。他们为了迫使羊脂球就范，个个巧舌如簧、软硬兼施，

就连道貌岸然的修女也沉瀣一气。莫泊桑以真实的细节、精练的语言

和炉火纯青的技巧，使这篇小说构成了一幅战争时期法国的社会图景。

作品中的善与恶时时形成不露痕迹的对照，使读者自然而然地产生对

战争的憎恨、对人民的同情和对所谓上等人的蔑视，因而不愧为在思

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都堪称楷模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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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脂球 

最近，有一股溃军的残兵从卢昂市中心走过。那一点也不像是队

伍，只算是好些散乱的游牧部落。弟兄们满脸胡须好像有一个月没刮

过，全身上下看不到一整块衣服，并且没有团的旗帜也没有团的番号，

他们带着疲惫的姿态向前走。全体士兵有伤胳膊的，有折断了腰的，

头脑迟钝得什么都想不起，也不知想干什么，只是漫无目的的往前挪，

并且如果要站住马上就会因为没有气力而倒下来。从这里过去的，主

要的是一些因动员令而应征的人和好些素以机警出名而这次出队作战

的国民防护队：前者都是爱好和平的人，依靠固定收入过活的老实本

分的人，他们都扛着步枪弯着身体；后者都是易于受惊和性子急躁的

人，既预备随时冲锋也预备随时偷跑。并且在这两类人的中间有几个

红裤子步兵都是某一师在一场恶战当中受过歼灭以后的孑遗；好些没

精打采的炮兵跟这些种类不同的步兵混在一起；偶尔也有一个头戴发

亮的铜盔的龙骑兵拖着笨重的脚跟在步兵的轻快步儿后面吃力地走走

停停。 

好些义勇队都有自己的称呼，他们的名称是：失败复仇队、墟墓

公民队、死亡分享队，也都带着土匪的神气徒步通过。 

他们的首领，有些本是布匹经销商或者钢材经销商，有些本是歇

业的牲口贩子或者药材贩子，战事发生以后，他们都应招当了兵，并

且由于他们身上有钱或者年纪大的都做军官，满身全是武器，红绒绦

子和金线，他们海阔天空地讨论作战计划，并且自吹自擂，声言垂危

的法国全靠他们那种克敌制胜的人的肩膀来扛着，不过有时候，最担

心的是他们的部下，那些时常过于勇猛喜欢、打砸、抢的强徒。 

土著人快要进卢昂市区了，小道消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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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两个月以来，本市的国民防护队已经十分认真地在周边森林

中做着好些侦察工作，有时还放枪误伤了自己的同志，有时候碰见一

个山鸡在山坡上草地中动弹，他们就马上准备战斗，现在他们都回家

了。器械和服装，以及以前那些被他们拿着在市外周围三法里一带的

国道边上去吓唬人的凶器，现在都被没收了。 

法国最后的那些士兵终于渡过了拉迪河，从布鲁韦和亚斯那转到

俄德枚桥去；走在最后的是位师长，他拿着这些杂乱无章的残兵败将

竟然想不出一点办法，看着一个徒负盛名的善战民族竟至于因为惨败

而崩溃，他也忧心忡忡，只有两个副官跟在后面闲逛。 

随后，市区笼罩着一种深沉的宁静气氛和一种使人恐怖的寂寞等

候状态。许多被商业弄昏了头脑的大肚子富翁都忐忑不安地等着胜利

者，想起自己厨房里的烤肉铁叉和斩肉大刀要是被人当做武器看待，

都不免浑身发抖。 

生活像是乱了套，店铺都闭门不营业，街道全是没有声息的。偶

尔会有一两个因为这社会的沉寂样子而胆怯的居民顺着墙根迅速地溜

过。 

由于等候而生的烦闷反而使人指望敌人早点儿来。 

在法国军队完全撤走的第二天下午，三五个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

来的土著骑兵匆促地在市区里穿过。随后略为晚一会，就有一伙乌黑

的人马从马尔泰的山坡儿上开下来，同时另外两股人寇也在温塔莱的

大路上和互尔特森林里的大路上出现了。这三个部队的前哨恰巧同时

在市政府广场上面会师；末后，日耳曼人的主力从附近那些街道过来

了，一个营接着一个营，迈着整齐的步伐使得街面上的石块橐橐地响。 

好些口令用一阵陌生的和出自硬颚的声音被人吼出来，顺着那些

没有生命的空荡荡的房子向天空升上去，房子的百叶窗已经完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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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却有数不清的眼睛正在观望这些胜利的人，他们依据“战争法律”

取得全市生命财产的主人地位的人。百姓们在他们的漆黑房子里都吓

糟了，就好像碰到了洪水横流，遇着了地震一样，如果想和那类灾害

抗争，那么一切才智和能力也都根本用不上。因为每遇上任何事物的

秩序受到了颠覆，每遇上安全没有保障，每遇上任何素来享受人为的

或者自然的法律所保护的东西凭凭一种无意识的残忍的暴力来摆布，

这种同样的感觉往往也随之显露出来。不论是地震会让倾倒的房子去

覆灭整个的民族，不论是大堤决堤会让溺水的平民连同马的尸体和冲

散的房屋木料一齐儿漂流，不论是打了胜仗的军队屠杀而且俘虏那些

自卫的人，又用刀神的名义实行掠夺而且拿枪炮声向神灵一表敬意，

一样能使人战栗的天灾，一样损坏一切对于永恒公理的信仰，破坏我

们那种通过教育对于上苍的保护和人类的理智而起的信任心。 

最后在所有房屋的外面，也有不少人在敲门，随即又都无影无踪

了。这是侵入以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对于战胜者应当表示的优待义

务就要开始了。 

经过了一段光景，一时的恐慌一旦消失了以后，一种新的安静氛

围又建立起来。在很多住户，土著军官和主人家一同用餐。军官中间

有时也有文化程度很高的，并且由于礼貌关系，他也替法国喊冤，说

他们来打仗不是自愿的。由于这种情感，一些平民很感激他们；接着，

有人迟早可能还需要他的保护。既然应付着他，或许能少供养几个战

士吧。而且还要去得罪一个完全可以依靠的人？这种做法显然是轻率

的意味多于豪放，不过轻率已经不是卢昂平民的一种缺点了，正和以

前使得他们城市增光的壮烈防护时代不一样。最后有人根据那种从法

国人的娴雅性情所演绎出来的很多理由，说是不在公开场合和外国军

人表示亲近，那么在家里讲究礼貌还是可以的。所以在门外装做谁也



4 

 

不认识谁，而在家里却高高兴兴说笑，末后日耳曼人晚上坐的时间就

长一点，和主人家一家子同在一座壁炉跟前烤火了。 

市区甚至于慢慢恢复了它的平静。法国人一般不上街上转，不过

土著士兵却在大街上穿流不止。另外，好些蓝军服的轻装骑兵军官骄

横地在街面石块上拖着长大军刀向小饭店里走，但是对平民百姓的轻

视态度，并不比上一年在同样的小饭店里吃饭的法国步兵军官更为明

显。 

然而在空气当中总有一点儿东西，一点儿飘忽不定无从捉摸的东

西，一种不可容忍的异样气氛，好像是从某地飘出来的味道，那种外

祸侵入的味儿。它充满了平民住户和大街小巷，它使得饮食变了味道，

它使人感觉到了陌生地方，走得很远，走进了野蛮而又危险的部落。 

战胜者开始要金钱了，开始要大批的金钱。平民们始终如数缴纳；

而且他们都是有钱的。不过一个诺曼底生意人，越是有钱，那么他越

担心自己会死去，越担心他的钱有部分会揣进其他人钱包。 

然而，在市区下游大概两里地的河里，靠近卡普州，温仕莱或者

克莱尔那一带，经常有船夫或者渔民从河中打捞出了日耳曼人的尸体，

这种包在军服里边发胀的尸首都是生前被人用枪打死的或者用木棒打

死的，有人头上有大窟隆或者从桥上被人一下推下来落到水里淹死。

河底的污泥隐没了这类暧昧不明的野蛮而合法的报复，隐名的英雄行

为，无声的袭击，这些远比白天的战斗可怕却没有那么荣耀。 

因为对侵略者的愤恨，向来会使三五个胆大的人格外坚强起来，

使他们为了共同理想而不怕牺牲。 

最后，这些侵略者虽说用一种残酷的纪律控制了市区，不过他们

那些顺着整个胜利路线所干的骇人听闻的行为虽然早已出了名，而眼

下在市区里还没有完成一件，这时候，人们的胆子开始大了起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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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的需要重新又在当地商人们的心眼儿里发动了。好些都在马吉尔

订有利润很高的合同，而那个城市还在法军的严防之中，因此他们都

想由陆路启程先到温仕莱去，再坐船转赴这个海港。 

有人利用了自己熟识的日耳曼军官们的势力，最终拿到一张由他

们的总司令签发的出境证。 

所以，一辆用四匹骡子拉的长途马车被人定了去走这一趟路程，

到车行里预定马车的有 8个旅客，并且决定在某个礼拜天凌晨出发，

免得惹人跑过来当热闹看。 

几天以来，地面都冻硬了，在礼拜天午后 2点的时候，成堆的黑

云带着雪片儿从北方飞过来，一直下到天黑又下到深夜没有停住在午

前４点半光景，旅客们都到了诺曼底旅店的广场上，那就是他们上车

的地方。 

他们都还没有睡醒，身子在被窝里面发抖。在黑暗当中谁也看不

清楚谁；而且冬季的厚衣服把他们的身子堆得像是一些穿上长道袍的

肥胖教士。其中有两个客人互相认出来了，第三个就向他们身边靠拢

去，他们开始聊天了。“我把妻子带来了。”某一个说。“我也带来

了。”“我也同样。”那一个接着又说：“我们以后就不回去了，而

且假设土著人向马吉尔去，我们将来到芬兰去。”由于品质相同，他

们的计划也十分相似。 

这时候，却还没有人套车。一间漆黑的房间的门打开了一条缝，

一个手提小风灯的车夫时而走出来，时而又马上拐到另一间屋子里。

很多马蹄踏响地面，不过地面上的厩草减轻了马蹄的声响，一阵吆喝

牲口声音从屋子的尽头传出来了。接着一阵轻微的脖铃声响丁零地响

着，那就是说已经有人开始触动到马的鞧辔；那种丁零的声音很快变

成了一阵清脆而连续的颤抖，随着牲口的动作而变化，有时候却也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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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一下，马上又在一种忽然而起的摇晃当中响起来，随着一声掌铁扑

着地面的沉闷声音一齐传到了外面。 

门忽然就闭上了。一切又都趋于平静了。那些冻僵了的市民也没

有说话；他们都像僵了一般坐着没起身。 

房外鹅毛大雪铺天盖地降落到地面，同时耀出回光；落在树木房

屋的外表，在那上面撒着一层冰苔；在这个宁静而且被严寒埋没的市

区的深邃沉寂当中，人们只听见那种雪片儿落下来的飘忽模糊而又没

法说清的摩擦声息，说它是声息不如说是感觉，不如说是微尘的交错

活动好像充塞了空中，又覆盖了大地。 

那个车夫又拿着保险灯走出来，手里使劲地拽着一匹不很乐意出

来的可怜的马。他把牲口拉近了车辕，系好了挽革，前后左右地看了

很久，然后去拴紧牲口身上的所有马具，因为他一只手已经拿着保险

灯，所以他只有另一只手可以做事，他去牵第二匹马了，这时候他才

注视到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的客人，发现他们身上披上白大掛，因此

说道：“请你们到车上来吧，至少那是有遮盖的。” 

他们开始根本也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他们急忙涌向马车。三个

男旅客把他们的妻子都安排在顶前头的位子上，自己也随后坐上来；

接着，另外那些遮头盖面的轮廓模糊的旅客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就自

然坐到余下的座位上。 

车里的地下铺着些柴草，客人们的脚都盖在那里边了。那些坐在

顶前头的女客都带着那种装好化学炭饼的铜质手炉，烧燃了这种东西，

便压低声嗓说起了他有那些好处，互相重复地叙述那她们早已知道的

事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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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车子套好了，因为拉起来有些费力，因此又在四匹牲口以

外又加了两匹，有人在车子里说：“客人都到齐了没有？”车里有一

道声音回答：“到齐了。”大家起程了。 

车子一点也走不快，根本就是踱步儿。车轮陷到了雪里；整个车

厢吱吱地呻吟着，牲口滑着，喘着，浑身冒着热气。车夫的手里那根

长鞭子不停地噼噼啪啪响着，来回抽扬，如同一条细蛇样地扭成一个

圆圈又散开，陡然鞭着一匹牲口蹶起的臀部，马受到猛力的一鞭，紧

张地向前猛窜。 

但是天色一点一点地越来越亮了。那阵曾经被一个纯粹卢昂土著

的旅客比成棉雨的雪片儿已经不下了。一阵昏浊的微光从雪堆儿里透

出来，云是在而密的，它使得广袤的平原，那片忽而有一行披着雪衣

的大树，忽而有一个顶着雪盔的茅屋的平原，显得十分耀眼。 

在车子里，大家利用这个早起的晨光，彼此好奇地你看我，我看

你。 

顶头的地方，最好的位子上，鸟先生两夫妇面对面坐着还没有睡

清醒，他俩是大桥街一家饭店的掌柜。 

他原先也是在饭店跑堂，掌柜经营不善赔了本，他趁和店底盘还

挣了很多钱。他用很低的价把很坏的酒卖给乡下的小酒商，在认识他

的人当中，他被人看做是一个十分狡猾的坏家伙，一个满肚子坏水和

快乐的地道诺曼底人。 

他非常狡猾的名声是无人不知的，以至于有一天晚上麦金克先生

在州长的办公室，使用同意异义的字眼把他这个用“鸟”字做姓的人

作为戏谑的对象，麦金克先生是个寓言和歌曲的作家，文笔辛辣而且

细腻，是地方上的一种光荣；有次天晚上他和朋友们在一块玩，就提

议来做“鸟翩跹”的游戏；有人从他的语气之间懂得他想说的原是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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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钱，这句话就此自动穿过州长的办公室飞遍了大街小巷的所有饭店，

使全村的裂着大嘴笑了整半个月。 

此外，鸟先生是因各式各样的恶作剧，善意的或者恶意的笑谈而

出名的；只要说到他，大家就会立刻加上这么一句：“他真是不可思

议的鸟。” 

他身材矮小，肚前像扣着一口锅，有一副夹在两撮灰白长髯中间

的赭色脸儿。 

他的妻子，身材魁梧十分健壮，嗓门特大，而且主意又快又坚决，

在那个被他的热情向上的活动力所鼓舞的店里，根本就是一种权威。 

在他俩身边坐着一个比较高贵的人，属于一种高层阶级的迦

来·威克鲁先生，人们十分重视他的为人，做纺织生意起家，他有 4

个棉纺厂，曾获得荣誉军团官长勋章，现在是州参议会议员。在整个

帝政时代，他始终是个善意反对派的领袖，根据他自己的讲法，他只

会用无刃的礼剑作战，先攻击对方，再附和几声，以便索取高价的酬

报。罗伯特·威克鲁夫人比她丈夫小许多，历来是卢昂驻军中出身名

门的官长的“安慰品”。 

她和丈夫相对，身材显得很矮小，但她天真烂漫美丽大方，身上

裹着皮衣，用一种豁达大度的的眼光望着车子内部的凄惨景象。 

他俩的身边是约翰·卡拉迪伯爵两夫妇，他们出身于诺曼底的最

古老又最高贵的一个世家。伯爵是个气派雍容的老绅士，他尽量打扮

自己的装束以加重他和亨利四世的自然相同的地方，根据他家庭里的

一种光荣传说，亨利四世曾经使得卡拉迪家一位夫人怀了孕，她的丈

夫因此被封为伯爵，又做了本省的巡抚。 

约翰·卡拉迪伯爵也和罗伯特·威克鲁先生一样是州参议会议员，

代表本州的奥尔雷阳党，他的夫人是东莱市一个小船长的女儿，他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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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的历史始终是被人认为非常神秘的。不过伯爵太太的脾气十分大

度，接待宾客的风度比谁都强，并且被人认为和马里·麦肯齐的一个

儿子曾经有恋爱的经过，所以所有的贵族都好好地款待她，而她的客

厅始终是当地最有名的，唯一保存着古老的恋爱风气的地方，要进她

的客厅是非常困难的。 

卡拉迪家的财产全是固定资产，据说每年大概有 60万金法郎的

收入。 

这六个人构成这辆车子的基本旅客，都是属于有经济来源和在社

会其他方面有影响力的，都是一些相信天主教和懂得教义的，他们钱

财权势全都有。 

这是偶然相遇，车里左边的长凳上坐的全是女客；靠近伯爵太太

的座位上有两个嬷嬷，她们正捏着长串的念珠一面念着天父和祷告。

其中一个是年龄比较大，满脸麻子，好像她的脸上曾经很近地被子弹

打中了一样。另一个，十分娴雅，有一个漂亮而带病态的脑袋瓜和一

个显出肺病的胸脯，那正是使她们毁坏肉体而成圣徒的吃人的信仰心

腐蚀了它。 

两个嬷嬷的对面，有一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吸引着大家的眼光。 

男子很出名，是被人称为“民主朋友”的布兰查多；好些被人敬

重的人士都把他看成祸害。几十年以来，他在各地民主派的小饭店里

把大杯啤酒浸着他那满嘴的火红色长胡子，他父亲原来是食品店老板，

给他留下一笔不菲的资产，但他不务正业，吃喝嫖赌，不久便挥霍一

光，末后焦躁地等候共和政体使自己获得适当的地位来显示无数量的

革命饮料的成绩。在 10月 5日，他或许因为上了一个恶作剧的当，

自己认为有人提拔他当州长，不过到了他上任办公的时候，那些始终

身居主人翁地位的机关公务员却拒绝承认他，最后他什么也没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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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是个好好先生，没有坏心眼尚且愿意帮别人做事，这一次，

他用一种谁也比他不上的热心尽力布置了防御工事。他教人在平原上

掘了许多大洞，在近处的树林里砍掉了很多小树，在所有的公路上布

置了好些陷阱，敌人快要到的时候，他满意于自己的种种措施就赶忙

缩回市区里来。现在他想起自己如果到马吉尔还能做点比较有益的事

情，因为在那里，新的防御工事马上会多起来的。 

女人呢，所谓尤物之一，她是因年轻发胖而著名的，得了个和实

际相符的外号叫做羊脂球，矮矮的身材，满身各部分全是滚圆的，胖

得膘肥肉满，就连手指头都丰满得再不能丰满了，丰满得在每一节小

骨和另一节接合的地方都箍出了一个圈，简直像是一根一根的香肠一

样：皮肤涨满的非常光滑，胸脯丰满得在裙袍里突出来，然而她一直

被人垂涎又被人追逐，她粉面朱唇教人看了那么顺眼。她的脸蛋儿像

一个含苞的桃花，一朵将要开花的芍药；脸蛋儿上半段，睁着一双活

溜溜的黑眼睛，四周深而密的睫毛向内部映出一圈阴影；下半段，一

张素面朱唇，窄窄儿的和润泽得使人想去亲吻，内部露出一排闪光而

且非常纤细的牙齿。 

另外，好多人都夸她品德高尚。 

她一下被人认出来以后，好些窃窃的密谈就在那些非常爱好名声

的妇女之门流动起来，接下来像“妓女”和“荡妇”这些字眼被她们

很响亮地说个不停，因此她抬起了头。就在此时，她向同车的人用很

有挑战意味和胆大的眼光望了一圈，因此一阵深远的寂寞马上又开始

了，人们已经低下了头，只有鸟老板是例外，他用一种欢快的心情注

视着她。 

没过多久，三个女人又开始闲扯了，有了这个“姑娘”在场，她

们突然变成了好像是十分亲密的伙伴。觉得面对着这个不知羞耻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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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女人，她们应该把有夫之妇的尊贵身份组建成一个团体；因为法

定婚姻历来高出自由爱情之上。 

三个男人看见布兰查德，也由于保守派的一种本能相互热乎起来，

用一种看不起穷人的态度谈着钱财，约翰伯爵说起土著人使他遭遇的

灾害，牲口被夺和收获无望造成的损失，用一种家资千万的大领主的

沉着态度说这些灾祸不过使他困苦一年。罗伯特·威克鲁先生在棉纺

行业中有很多切身的体会，已经小心地汇了 50万金法郎到芬兰作为

随时的应急之用。至于鸟老板呢，他早和法国的军需当局有过协商，

向政府卖出了他酒窖里的所有的普通葡萄酒，这样就使得政府欠了他

一笔数目惊人的资金，他现在就打算到马吉尔去，末后这三个男人都

使出一个友好的和快速的眼色互相看了一眼。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虽然

不同，不过他们都不缺钱，他们都是那个大行会的成员，都富有得把

手插到裤子口袋就会听到金币清脆的响声，因此他们感到彼此都是弟

兄。 

车子走得特别慢，直到早上 9点钟才走了三里。男人们在上坡的

时候一共下车步行了三回，大家逐渐开始担心了，因为原打算赶到里

哈那里去用餐的，现在眼看得不到黑夜是没有办法赶到的。因此到了

车子陷到积雪当中要两小时才拉得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去打听路

边上的小吃部了。 

吃东西的欲望一点一点增大，使得每个人都饿得肚里乱叫；然而

在路边没发现一个小吃部，一家咖啡馆，因为法国的饥饿大队走过之

后，又有土著人随后也会到，所有做买卖的人都吓跑了。 

先生们跑到大路边上的农庄里去讨要吃的了，不过他们白跑一趟，

什么也没要到，因为心下怀疑的农人们，就怕那些饿得发疯的士兵来

抢夺，因此都隐藏了他们的储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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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两点就到了，鸟老板说他自己的确感到肚子里饿得十分厉害。

大家也和他一样感到痛苦；这种不断扩大的求食的强烈需要最终闭上

了他们的话匣子。 

已经有人打瞌睡了，另一个好像随即就摹仿他；每一个人在轮到

自己受着影响的时候也都打盹了，不过却随着各自的性情和世态以及

社会地位，或者带着响声张开嘴巴，或者略略张开嘴便立刻举起一只

手掩住那只呼出哈气的大窟窿。 

羊脂球一连好几次弯着身子，好像在衣服里寻找东西的样子。她

迟疑了一下，看了看同车的人，随后她稳稳当当挺直了身子。现在看

上去每个人都面容憔悴。鸟老板肯定他肯出一千金法郎去买一只肘子

吃。他的夫人就像不同意一样做了一个手势，随后她不说话了。听到

说起乱花钱，她一向是心疼的，甚至于把有关这类的戏谑也信以为真，

伯爵说：“我也感到肚里难受，为什么我先前没有想到带些吃的东

西？”每一个人都开始抱怨自己了。 

然而布兰查德却拿出一满瓶蔗渣酒，他让大伙都来偿偿；大伙都

默默地拒绝了他。只有鸟老板答应喝两滴，后来他在交还酒瓶子的时

候道谢了：“这真不错，这使人身上暖和点，可以骗着人不想什么

吃。”酒精使他有些兴奋了，他提议按照歌词中小船上的方法：分吃

那个最肥胖的旅客。这种直接对着羊脂球而下的隐语，是让那些文化

高的人感到刺耳的。其他人谁也没说话：只有布兰查德微笑了一下。

老年妇女已经不捏她们的念珠了，双手笼在肥大的袖筒里不再动弹，

坚定地低着眼睛，无疑地把上苍派给她们的痛苦再向上苍回敬。 

最后，是３点半了，这时候，车子走到了一片广阔无垠的平原中

央，看不见一个村子，羊脂球急忙弯下了身子，在长凳下面拿出一个

盖着白饭巾的大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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